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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北京姑娘去杭州

我16岁那年考到北平艺术职业

学校学习绘画，当时班里有两个比

较要好的同学，黄薇和张晓非，在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姑娘想

从旧的封建家庭逃离出来，学点本

领，养活自己，不靠别人，想法很

简单。学画画主要是将来可以当个

小学或者中学的美术老师，那时候

我们三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

参加过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脑子里

大致知道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共

产党。很快华北时局变了，北京也

不安全了，当时学校有个杭州艺专

来的叫王肇民的老师，他介绍我们

去考杭州艺专的插班生。所以我们

三个人就决定到杭州去。

去了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考

取了二年级的插班生，三个北方姑

娘在那个学校里，同志们觉得很

开朗，很容易打交道。我们三个人

中，黄薇是北京是西单商场老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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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画，很用功地画画，别的都不

管，就是这样。到了杭州学了两年

以后，整个时局又变了，东北独立

了，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人

女儿，这个同志接触的面很广，那

时候接触了一些进步的同学。张晓

非是从东北到北平，父亲是在哈尔

滨开大车店的，家庭条件比较好，

但她也要自力更生。我们那一班有

五十多个人，那时候女同志很多，

女同学有一半，男同学有一半，但

是各有各的想法，好像我们三个

人的想法都比较接近，就是去学本

领，在北京艺专学不成，在艺专学

的东西不能去教书。 

我们三个人到杭州去考了二年

级。为什么考二年级，不从一年级

学起呢，就是说要争取时间，我们

学两年就可以出来了，当时杭州艺

专分预科和本科，不去学本科，学

本科还要学三年嘛，我们那时候没

想到要做画家，要做艺术家，没有

这个想法，就是让自己有点本领，

自力更生。

到了杭州，不闻不问，大家

关上门学本领，学什么本领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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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占华北，要打华北。到暑假的时

候，形势就紧张得很。七七事变

了，仗打起来了，北平也紧张，上

海也紧张，怎么办呢？黄薇和张晓

菲就从杭州转到上海美专，要我也

去，我不想去，因为她们比我有本

事，我不太灵活，不适应上海生

活。我说我还是等在杭州毕业吧，

就留在了杭州。

在杭州，我认识王朝闻，他比

我高两班，是四川人，他去浙南画

壁画，就约上我，我就跟他去了。

王朝闻打轮廓，我填颜色，红裤

子、蓝袄、绿裤子、小孩，画了快

两个月。后来杭州形势也紧张了，

王朝闻说，你回学校吧，咱们也要

散了，就是那批画画的人要散了。

那批画画的人是杭州的，也不是我

们学校的。后来我就回学校了。学

校那时候就开始逃难了，我就跟学

校一路逃到湖南。到了湖南，我没

饭吃，因为我的家是山东德州的，

我的母亲在德州，她虽然有点地

租，“七七”事变爆发后，家里粮

食、钱都寄不来了。怎么办呢？这

时候我认识了毕业班的卢鸿基。卢

鸿基有个孩子，两岁半，他把孩子

接到了长沙，找我帮忙带，我说可

以。为什么找到我？因为我是个北

方人，比较开朗，那些大小姐们人

家不找。我其实不会带孩子，我是

家里最小的，上边有两个哥哥、两

个姐姐。我就依靠着王文秋，王文

秋是我的同学，逃难的时候我俩就

遇到一起了。她的父亲是上海郊区

的一个小学的校长，赞成她出来。

我就跟王文秋两个人帮他带孩子，

沿着沅江一直往上走，后来我们一

起把孩子带到了沅陵。这时候卢鸿

基把孩子送到了湘西一个同学的家

寄养。

    

延安来信

我到沅陵以后，就接到黄薇和

张晓非的信，她们是从延安到学校

的。信上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延

安，你也来吧，这里第一有饭吃，

第二有学上。我既没有学上，又没

有饭吃，就赶快走吧！我也知道到

延安去有饭吃，有学上，我也想到

延安去，可是我没有钱，怎么走

呢？ 

我依靠我的大姐姐，我大姐姐

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家了，她的爱人

在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当教员，她有

钱，曾经给了我25块钱，我从武汉

一路到沅陵。但是我到沅陵交了8

块钱的饭钱，买了一双鞋，我又一

个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呢？我就跟

王文秋同志商量。王文秋的父亲是

个小学校长，留给她一点钱逃难。

那时候碰巧有一个从德国回来的留

学生，她的家里人就介绍她认识，

就是要他们好。那个男同志寄了

100块钱给他，我说我一个钱没有

怎么办，王文秋说我给你13块钱。

她给了我13块钱，我想到长沙找到

我的大姐姐，再向我大姐姐借20块

钱，我就可以到西安，从西安走路

可以走到延安。当我走到我大姐姐

那，她说，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小孩子还要请奶妈吃奶，还有个婆

婆，她没有钱。她说，我有戒指，

有十几个呢。我姐姐就给我一个

要我去卖，我说我不卖。我回去又

跟着卢鸿基。那时候罗工柳跟着卢

鸿基，罗工柳是个小孩，那时候好

像我比他高一班，他不会普通话，

讲家乡话广东话，他好像什么都木

得很，笨得很，一直跟卢鸿基在一

起。

卢鸿基是广东人，他们是老

乡，这样子。我们在武汉就碰到我

们原来杭州艺专“一八艺社”的同

志们，就说你们在这里组织木刻协

会，组织全国的。那时候罗工柳已

经刻木刻，我那时候还在学画画，

没有刻木刻。后来的时候我也喜欢

木刻，因为我在杭州也接触了一些

高年级的同学，他们在刻木刻，我

也开始学木刻。我又开始跟卢鸿

基、罗工柳在武汉学木刻。因为我

姐姐没有钱，我在那儿等。王文秋

借给我的13块钱又给卢鸿基和罗

工柳留下做伙食费，还是搞不到钱

走。卢鸿基同志说，你不用着急，

等着我们发了工资，把钱给你，你

就走。我说好吧，反正他两个人，

他跟罗工柳在那工作。我就等了差

不多有十来天，就准备着到延安

去。 

我原来杭州那个班里的一个同

学叫吴藏石，也是一起画壁画的，

他已经结婚了，把爱人也带到杭州

了，他家是华侨，他有钱。杭州被

占领了，他就要带夫人回广东。他

整理了一下还有70块钱，就留给

班长闵希文，说给你们留下可以吃

饭。我们这几个同学也就有了一些

吃饭的钱，离开杭州的时候，我没

有带走钱。这时候那个班长就寄给

我30块钱，还说你赶快回来，再有

两个月可以拿到我们预科的文凭，

拿到文凭有好处。

我拿到了班长寄来的这30块

钱，我就可以走了，到延安去了。

这30块钱拿到手里，我留下10块

钱给卢鸿基他们在武汉吃饭，拿着

20块钱从武汉到河南，从河南到西

安。

到延安去

那时候形势很紧张，我们就跟

着抗日救国会的一个大姐姐，她说

走吧走吧，我带你走，她把我带到

河南。她是抗战第一军冯玉祥他们

部队的，是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她

没有说她在哪儿工作。她把我带到

河南郑州，就住在一个老乡家，有

爷爷奶奶，有个大哥哥在铁路上工

作。那个大哥哥说，我送你上车，

从河南去西安。我们这时候一起走

的有三个人，一个高小毕业的，还

有一个搞会计的同志，我们三个人

都是女孩子，就跟他一道走。

他就带我们三个到了西安。

到了西安之后，他给我一个人的名

字，说你打电话找这个人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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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西安搞地下工作的人，我打电话说我来了，这个

同志就来了。他说，好啊，你俩到青训班去，青训班

开始了，你不是学画的吗，到七贤庄去吧，我们的八

路军办事处在那。他就把我带到七贤庄。我到了七贤

庄，说我是杭州艺专的，其实我也没有证件什么的，

那时候也没拿到手。他说好啊，考一下，画一个男人

体，画一个宣传画，写一篇你为什么学美术，你为什

么学画。我就用了大概三个小时，画了一张男人体，

画了一张宣传画稿。那时候画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比

较容易了，我又写了画画对宣传抗日有什么好处，我

去画壁画的时候，老乡们是怎么样怎么样喜欢。他们

看了这个，好，你下次走吧，有车，得交十块零五毛

钱的车费。

我这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只有20块钱，已经

花了，我就把我一个小皮箱，我祖祖辈辈的照片在里

边，还有什么呢，我杭州的校服，还有我爷爷给我一

块表我戴着。于是我就把我那个箱子去当了，为什么

当呢？因为张晓非她们来信，带着一个当票，是西安

当铺的，他们的一个同志一路走到延安去的时候，走

到那没路费了，把三条裤子一个褂子当了4块钱，他们

已经到延安去了，要我想办法给赎出来。我用4块钱赎

出来，就没办法了，我就拿我的小皮箱去当。去当的

时候，人家说给你5块钱，我说我不要，我要4块钱，

我三个月以后来赎。因为当时说，在延安学三个月以

后就出来，或者到敌后方，或者出来抗战，我说到那

时候我一定要把我家所有的照片、我祖辈三代的照

片，我的东西，我要当出来。

我从杭州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毯子，一个被

子，把那个小提箱当了，我这时候只剩了一个毯子、

一个被子、一个当票。为什么当呢？不当的话，我从

西安就走不到延安。我当了这些钱之后就可以坐车。

我从西安坐上八路军的车，坐了三天就到了。

考上鲁艺

我到了延安以后，我说我是画画的，就又考试，

画一个素描。这个对我比较容易，一个上午就行了。

这时候我碰到了胡一川同志。头一年暑假，胡一川在

苏州反省院放出来，首先到了杭州，他到杭州看看以

前“一八艺社”的同志们，只找到了过去跟他们在一

起的卢鸿基，他来的那天，我和同学恰好在西湖边，

记得是在白堤的第一个桥碰到他。卢鸿基就把胡一川

介绍给了我。当时我还有一个同学叫王启晨，我们两

个人到白堤去凉快凉快，就碰到了他们。

我记得在杭州的时候胡一川告诉我他要出国，他

要去怎么怎么样，我就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

说，我来办事了。我也不懂得人家办什么事，就是这

样。人家说你答卷子，答卷子，我就急急忙忙的，大

概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候就听到张晓非喊：杨筠

来了，杨筠来了，你看她的衣服。我那时候画油画，

有一个画服，就挂在那个门口那个门上，因为我俩画

油画的画服是一起做的，她就认出来了。我这时候把

卷子拿起来交了，我想他们要我也好，不要我也行，

反正高兴得很。碰到张晓非和黄薇，我的目的达到

了。

他们告诉我，假如鲁艺不要你的话，你可以上

抗大，也可以到陕公，那是陕公最后一班。后来的时

候，鲁艺当时的领导沙可夫同志看我把卷子交了，

说：好，等研究研究。我就等他们研究研究。第一天

研究了，没消息，我也不管它，我反正跟着大家去吃

饭、去玩、去做什么，去延河边洗澡，什么都不管。

第二天还不通知我，到第三天，我说我去取东西了，

因为张晓非有一捆信，我进延安的时候，检查的人员

说要看一下这些信，我就给了他。到第三天我就取信

去的时候，碰见沙可夫同志，他说你到哪去啊？我说

我到南城去取信去。他说给她个校徽戴上。我说，你

看我已经戴上了啊。就是鲁艺的第一个校徽，一个

像，鲁迅的像，没有说要我，我就已经戴上校徽了。

就这样，我取回来交了，没事了。

记得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张晓非、杨角我们这些

北京的同学跟我在一起，就告诉我什么叫统一战线，

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国民党，教我做好准备回答问

题。我正在那学着，沙可夫同志在北门外向我招手：

杨筠，你来。他问我，你到底是哪儿人呢，我说我是

北方人，我不是杭州人。你小米干饭吃得饱吗？我说

我习惯了，我从小都吃小米干饭的。他说，好好好，

给你办好了，你就在这里。我就这样办好了，就入了

鲁艺。

罗工柳与杨筠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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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鲁艺的第一期同学还

没有走，第一期美术系只有十几个

人。那些同志们过去也没学过画，

都是冀中来的，第一期。我那时候

已经到了5月份，3月底把他们送

走，4月、5月大批的人来。到了6

月份，我们美术系已经有90个人

了，这时候像罗工柳也到了，彦涵

也到了，我们是同班的。我说彦涵

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找共产党。

因为他是个穷人，他家里很穷，父

亲没工作，后来他学了画，跟我同

班，比我大好几岁。后来，杭州艺

专也来了好多同志。

还有一批人，是过去徐悲鸿

所在学校中央大学的，像冯法祀，

还有夏林。这90个人中，一部分是

杭州的，一部分是北平艺专的，还

有一部分是各地来的。我们这时候

的学习，主要画素描，学习政治。

当然主要还是学政治。这个政治讲

什么呢？主要是关于共产党和国民

党，国民党要怎么怎么做，共产党

要怎么怎么的，什么是马列主义。

我们一天到晚高兴得很，就那样一

起学习。

到了10月份，大家都申请入

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家都很

高兴。作为共产党员多好，可不能

当国民党党员，因为那时候国民党

党员很不好，接触得很少，反正就

这样一个印象。

到前方去

到了10月底11月初，延安第

一次遭到日本人轰炸的时候，我们

这批人都在延安。这时候就又要走

了，到前线去，或者到地方去。

那时候洗澡男女共用一个澡堂

子。那个洗澡堂子在东门外，我们

女同志在6点钟以前进去洗澡，到7

点钟，女同志出来，男同志再进去

洗澡。那时候已经到了10月底了，

大家洗澡很不容易。我洗完澡去晾

衣服，衣服晾在我们那个鲁艺的山

坡上。这时候沙可夫同志从他窑洞

走出来，哎，杨筠，你们现在怎么

办呢？这时候三个月学习完了，有

人要上前方，有人去地方，有人去

学政治。他就问我，你到党训班去

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入了党了。

因为那时候入党是秘密的，不公开

的，我并且告诉沙可夫同志我已经

入了党，我可以到党训班去学习。

他说，好好好。 

当我回到班里的时候，张晓

非说要到前方去。我们还有一些老

同学，像杨角她们，大家都要去，

就拉我一起：走吧，到前方去，不

要留在延安。我也这样想。罗工柳

就特别找到我讲，我们走吧，走

吧。因为他跟卢鸿基关系很好，后

来我们在武汉不是一起呆了十几天

嘛，罗工柳老向我讲，要革命、

要革命、要革命。我当时说，革命

嘛，自己去革嘛。后来的时候，他

知道我准备到党训班去，就不希望

我去，他希望我到前方去。我自己

也希望到前方去，到打仗的地方去

多好啊。他说走走走，咱们走，他

拉我走。我去找李伯钊同志，李伯

钊同志原来是我们鲁艺的老师，教

我们跳俄罗斯土风舞的。那时候女

同志都在学。后来的时候，李伯钊

同志就跟杨尚昆同志讲，这个女同

志也要到前方去，他说好啊，赞成

赞成。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发了行

军的鞋袜费，每个人两块钱，我也

有鞋袜费，就这样，我就到前方去

了。

从延安出来，走了一个月，一

直走到晋东南。

那时候胡一川同志就组织好

了鲁艺木刻工作团，他组织了四个

同志，他开始不要女同志，嫌女同

志麻烦。那时候是战争年代，不想

要女同志，他就要了三个人，一个

是罗工柳，一个是华山，一个是彦

涵，加上他自己一共四个人。这样

子大家一路上走，一路上走，一路

上走。

又走了有一个多月，差不多到

年底了。

跟罗工柳结婚 

我们就在北方局过年，等分

配。跟我们一道从延安出发的那些

人都分配了，有的到部队艺校去，

有的到什么机关去，有的到地方上

去。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在那

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愿

意到艺校去，到艺校要当老师教画

画。我素描虽然学了，没有张晓菲

好，也没有杨角好，我去教书有困

难。后来通知我说到报馆去工作，

到报馆去工作很有意思，我想去。

罗工柳也到报馆去，因为他是木刻

工作团的，我不是木刻工作团的，

后来说还有一批人，文学系的人，

做记者的，我们一共有十个人到报

馆去，就从北方局到了报馆。我被

分配到《新华日报》搞插图，搞木

刻，我从此就开始学木刻。

罗工柳也分配在那里，这样

两个人分配在一起，也比较熟悉。

后来住在一起，房子好安排。我们

报馆的领导同志说，你俩就住在这

里，你们结婚吧，结婚吧。既不登

记，也不去做什么，小八路就这样

结婚。结婚吧！我们就结了婚，就

从此住在一起。一直住到他88岁，

分手，就完了（按：罗工柳先生于

2004年10月去世，享年88岁） 。

这时候我们从延安走出来到

《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在那里

干了一年，忙得很，因为搞社论插

图，搞通讯搞插图，基本都在晚上

搞，画版、刻、印，然后送去出

版，就是这样。

搞了一年后，胡一川他们那

个木刻工作团就都来了，华山也来

了，彦涵也来了。华山因为原来不

是画画的，他搞木刻很有意思，但

他眼睛不好，搞起来很吃力，后来

他就去做记者，写文章去了。彦涵

就在区党委找到个女同志，他觉得

到报馆工作不好，于是他就跟女同

志到学校去了。那个女同志是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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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在还健在（指彦涵夫人白

炎）。他们也结了婚，在那成了

家，就这样。

我们后来就到了冀南，碰到

了王任重同志，动员我们去搞木刻

训练班，我们去干了一年，说是一

年，实际上是春天去秋天回来，搞

了个班，一方面教同志们刻木刻，

一方面要教同志们画速写，画素

描。胡一川调回延安， 我们这几

个人，我一个，还有邹雅，还有

一个同志，在报馆工作了差不多十

个月以后，敌人扫荡得厉害，我们

就跟赵树理准备要搞一个《中国人

报》。搞《中国人报》是在下边，

在群众中搞，不在报馆搞。

到了1941年底，北方局就叫罗

工柳去开会，他开会回来说延安有

个通知，调罗工柳、杨筠回去。快

过年了，组织上说给你们一匹马，

因为我是女同志，组织上照顾。那

时候我在打摆子，一天打一次，一

天打一次，已经打了半年，人瘦得

不得了。组织上给一匹马，还给一

个人帮忙。我跟罗工柳商量，就把

那个小鬼带走吧，小鬼14岁，印画

印得很好。我们就带着这个小鬼拉

着一匹马一起走。从太行山就这样

走走走走，走了一个多月，回到了

延安。

这个小鬼很聪明，把他带到延

安以后，后来就跟我们搞合作社，

卖东西供给大家，他记账记得很

好。后来就送他到学校去上学。我

们回到北京以后，他一直在市委工

作，现在他已经也90岁了。

我们就这样在延安又待了三

年，搞整风、大生产运动。整风的

时候，好像我们这些学生没什么好

整的，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到前

方，没犯什么错误，工作很顺利。

我们的木刻那时候大家都喜欢，特

别是我们搞了一个年画，搞了八大

张年画，搞出来以后，贴到了我们

那个房子的后面，老百姓都很喜

欢。所有机关用，家家户户都用，

哪里都有。后来彭德怀还给我们写

了封信，说这个很深入群众，好，

就要这样子搞。 

我纺线罗工柳开荒

那时候毛泽东讲大鲁艺小鲁艺

的问题，我们是大鲁艺的，没出去

的人是小鲁艺的，就是这样想吧。

后来大生产运动，我就去纺线，罗

工柳开荒种地。

我们一回到延安，就先到了

桥儿沟，鲁艺原来在北门外，后来

搬到了桥儿沟。我说休息一下再走

吧，就跑到鲁艺那个西山去。我一

走到那里，看到了王朝闻就叫了一

声“王兄”。他说，哎！他们回来

了！这时候只有我跟罗工柳，还有

那个小鬼。他说，你们上来上来，

吃了饭再说吧。因为我们还有要到

杨家岭的中组部去报到。因为中组

部调的，要去报到。

走了好远，回来了，累得很，

就先住在那。一进门，江丰就跟我

们搬了个铺板，搭上铺板，你们就

睡在这儿吧。就这样我们又回到延

安。

我们到中组部报到转关系，

就把我们转到了鲁艺。那时候鲁艺

一部分人，还有文抗一部分人，那

时候艾青、萧军他们都在文抗。我

们就又回到了鲁艺，这时候鲁艺的

美术部不叫美术系了，江丰在那儿

做部长。胡一川也回去了，他到处

宣传我们在前方怎么做怎么做，现

在后方的人也在学习我们前方怎么

做。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三年在前方

做了些什么。

三年过去了，我就又走了，到

了大关中去做乡文书。我在新正县

三乡做了乡文书，觉得很好，过去

没有那么深入地下乡。一个乡长、

一个支部书记，作为乡文书了什么

事来都要你管。这一段对我的教育

很大，对罗工柳的思想影响也很

大。我们那时候要做画家，要成为

什么什么人。后来觉得经过这样工

作之后，原来那个想法不应该，应

该是深入群众，为群众做事，这个

思想转过来了。

在大关中呆了两年多吧，日本

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好啊，哪来的

哪去，我们都是外来干部，不是本

地的，外边来的干部要回到原来地

方去。我说好，我回北平，罗工柳

说他要回广州，他没来过北平。我

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吧，哈哈。

回到中央美术学院

后来我们去了华大三部，三

部是文艺部，戏剧、音乐、美术，

还有文学。到了华大三部学校就派

我去搞教务，我就离开了美术部。

管了一年半，后来要成立美术学

院，我说我不去美术学院，我不去

教书，我要搞我的木刻，我要下工

厂，我留在华大，后来就去搞那个

华大的普通班。

后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中

央美术学院成立以后，罗工柳他们

那一批就特别着急想画画。罗工柳

很快创作了两张画出来，就因为这

两张画，学校就把他送到苏联进修

去了。他去苏联进修了，我有个儿

子，安安，就是现在的罗安。学校

说罗工柳走了，你到这来吧，把你

这个儿子管起来吧。这时候我跟胡

一川都住在这里，住了半年以后，

江丰调回来了，从杭州的华东分院

调回来。 

我们就这样，又都回到了中央

美术学院。 

秦建平

中央美术学院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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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  初枢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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